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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至二二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二百年來粵音聲韻的變化——
以馬禮遜（1782 - 1834）為考察對象〉
學生： 林永嵐

指導老師：許子濱教授

論文提要

馬禮遜（1782 – 1834）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及牧師，一生致力宣
揚基督福音和研究漢語。馬禮遜的最大成就，莫過於研究當時粵語和粵音。
1815 年，馬禮遜出版《通用漢言之法》，當中記載 338 個以粵音標注的漢字，可
謂有史以來第一本記下粵方言語音資料的文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828 年，
馬禮遜出版《廣東省土話字彙》，進一步記錄當時粵音和粵各地區方言的資料，

更是奠定馬禮遜於早期粵語及粵音研究的重要地位。

本論文先介紹研究緣起、粵音概況及研究方法，之後介紹及分析馬禮遜
《通用漢言之法》和《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音韻系統，與現今粵音的聲母及韻
母作比較，既集中研究與展現二百年前的粵音概況，亦可令讀者思考粵語及粵
音應當何去何從。

關鍵詞：《通用漢言之法》、《廣東省土話字彙》、馬禮遜、粵音、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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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言

第一節、研究緣起

香港粵語，即以廣州話（俗稱廣東話）作為基礎的漢語方言，是香港人最
為常用之語言，亦是最為廣泛使用的華語之一。據統計，在 2016 年，超過 94%
的香港 5 歲或以上人口懂說廣州話，而且接近 89%的人以廣州話作為其慣用交

談語言。1因此，香港粵語與廣州話基本上並無差別，而粵語對於兩地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然而，因應地方歷史發展及時間推移，兩地的語言運用之上，甚至
其音調亦逐漸出現差異。例如鄭定歐於其著作中提出，香港粵語韻母中的
「ɛt」、「ɛu」、「ɐm」和「ɐn」都不存在於廣州話拼音方案之中；香港粵語
多慣用高平 55 調，而廣州話則慣用高降 53 調，如「非禮」的「非」、「工地」
的「工」和「防堤坡」的「坡」等。2同時，在詞字彙、詞法方面亦有不同，如
香港粵語多受外來詞影響，廣州話則受普通話的規範及同化所影響。3

語言與生活息息相關，正是因為語言作為人民的交流工具，有着不可或缺
之角色。談起香港粵語，自然會聯想起一切與其有關的事物，如歌詞、地方名
字及歷史和流行用語等，其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地。例如香港粵語電影曾經孕育
過不少明星，更令其文化遍播至台灣、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可見粵語的角
色何其重要，亦為學術界帶來一個極具潛力的研究層面，例如分析及比較廣州
話和香港話的發展同異等。

香港粵語與廣州粵語同源，同是屬於粵海片的一群。粵語作為一種大方
言，其下有方言片，因應地方而表現不同，如粵海片、四邑片、高雷片、莞寶
片和香山片等。而粵海片下亦有大大小小的方言，就是大家熟悉的廣州話、中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香港人口的語言使用情況〉，摘錄於《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2016 年）網址：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main-results.pdf
2
鄭定歐：《香港粵語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頁 5、7-8。
3
參看鄭定歐（1997）
，頁 6。

5

山話和番禺話等。在香港開埠到回歸期間，香港粵語一早就與廣州話分道揚
鑣，各自發展，即使新界早期有很多人使用「圍頭話」及「客家話」等，但隨
著殖民地政府的母語政策、社會文化發展和人口變遷所導致的語言變化。無論
如何，都不能改變香港粵語「可以歸屬於粵海片下一個獨立方言」的事實。4

然而，當我們綜覽粵語研究的發展時，可以發現對早期粵語的研究不但不
多，而且研究起源相比其他語言範疇亦十分年輕，直至近數百年才有更多對粵

語 源 流 發 展 之 研 究 。 研 究 早 期 粵 語 的 學 者 當 數 馬 禮 遜 （ 1828 ）， 著
有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省土話字彙》，下稱《字彙》）。5粵
語的起源本來眾說紛紜，大多側重於追溯《廣韻》以來中古音的承轉關係，時
間跨度超過一千餘年；然而，在時間流轉當中，《字彙》可以說是第一本能夠提
供較完整而有音可循的粵語研究著作。全書分為三部分 —— 「英漢對譯」、「漢
英對譯」及「成語和熟語的英文翻譯」，不但大量收錄當時廣州口語方言的詞字
彙、諺語及常用句子，更是以羅馬拼音逐字標音，使外國人可以參考此書而學
懂當時南方中國地區較常用的漢語。而由於《字彙》不標示聲調，因此我們只
可集中研究當時音韻系統的聲母及韻母。按張洪年（2021）所言，《字彙》記有
粵語 17 個聲母和 71 個韻母，與現今廣州粵語或香港粵語的聲韻系統不致相同，
尤其是韻母。6然而，在排除一音多標或誤標等問題後，當時的韻母應只比現在
多出一個而已，筆者將稍後詳細論述。

按湯森（1890）所講，馬禮遜於 1782 年生於英國蘇格蘭的諾森伯蘭郡，由
於父母同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他長大後亦積極參與宗教事務當中。71804 年，

年僅 22 歲的馬禮遜成為傳教士。1807 年 1 月，馬禮遜受倫敦差會委託，前往中
國宣教。9 月，馬禮遜抵達廣州，開始其學習中文的生活。1810 年左右，馬禮

4

張洪年：《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ix-x。
Morrison, Robort. 1828.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字彙]. Macao: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6
張洪年：〈粵語上溯二百年：馬禮遜 1815 年的語音記錄〉
，見於張洪年的《香港粵語：二百年
滄桑探索》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年）
，頁 28-29。
7
王振華譯、湯森著：
《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 年）
，頁 27161。
5

6

遜將《聖經新約》部分的《使徒行傳》翻譯成中文，並付梓出版約 1000 本。
1814 年，他為第一個中國人蔡高受洗，成為第一個為中國人施洗的牧師。 8同
年，馬禮遜將整個新約部分譯成中文，主要於馬六甲、新加坡等地發行。及
後，馬禮遜於中國南方和東南亞等地的宣教工作越來越受歡迎，而他的翻譯工
作亦產生重要成果，包括是 1815 年的《通用漢言之法》、1823 年的《英華字
典》及 1828 年的《廣東省土話字字彙》等。這一系列的教學用書及字典為外國
人和傳教士的語言學習提供一個重要基礎，為日後基督教的傳播和西方文化的

流入帶來幫助。

相比以前，現今粵語的研究已經更為廣泛和深入，尤其是保育粵語之風氣
再起，確實令人鼓舞。然而，在我們尋根探本時，不應忽略粵語的源流演變過
程。本論文希望借馬禮遜對當時粵語的研究成果，分析二百多年的粵音與現在
的分別，並藉此點出二百多年來粵語的變化，從而使讀者反思粵語應該何去何
從。

第二節、粵音、粵語研究現狀

本論文所述的粵語時期，會集中 1815-1828 年的粵語和近二、三十年來的粵
語。

如上節所述，要追溯第一本有較齊整語音資料的文獻，就是 1828 年出版的
《廣東省土話字字彙》。然而，根據張洪年（2021）考究之下，馬禮遜早於 1811

年開始就有對廣東話的研究，並於 1815 年出版的《通用漢言之法》中就有廣州
話的標音註釋。9及後，關於粵語的研究，很多都由外國人紀錄及分析，如 1859
年湛約瀚（Chalmers, John）出版的《英粵字典》（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這個時期被丁國偉（ 2007）訂為第一時期；1888 年鮑爾（Ball, J.
Dyer）的《易學粵語》（Cantonese Made Easy）至 1931 年富爾敦（Fulton, A. A.）

8
9

參看王振華（2002）
，頁 79。
參看張洪年（2021）
，頁 29-32。

7

的《粵語俗語進階》為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為黃錫凌的《粵音韻字彙》和趙元
任的《粵語入門》。10

及後的年代，越來越多學者參與研究粵語、廣東話或香港粵語，例如王
力、周法高、張洪年、何文匯、李卓敏、周無忌及李新魁等。隨著時代發展，
由八十年代至今，粵語逐漸成為語言學、聲韻學的熱門學科，亦有更多學者深
入研究粵語，如詹伯慧主編（2002）的《廣東粵方言概要》、鄧思穎（2015）的

《粵語語法講義》以及張洪年（2021）的《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等。
本文將適當地運用粵語研究的不同文獻，特別是張洪年（2021）的論文〈粵語
上溯二百年：馬禮遜 1815 年的語音記錄〉，這可是本論文的研究基礎。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分開三個章節去淺析二百年前與現在粵語語音之異同。第一章簡
析馬禮遜所編著的《通用漢言之法》（下稱《通用》）和《廣東省土話字彙》之
中，他所編寫的粵音以及所反映的當時粵語。第二章節會著重分析《通用》與
《字彙》所顯示出的粵音與今音之別，並以聲母、韻母作比較（由於馬禮遜沒
有標示陰陽，故未能標示準確之聲調。因此，本論文不就此作比較）。第三章概
述粵音在這兩段時期的同異。

為避免歧義，除特別標記外，本論文中出現的的粵語聲母和韻母將以國際
音標標示，而聲調則以詹伯慧主編的《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

照》為準，分為「九聲」11。同時，本文的「粵語」即指廣州話或廣東話，如涉
及其他方言片或地方粵語，會另作標示。本文所對照的現今粵音，將以何文匯
及朱國藩所編著的《粵音正讀字字彙（第四版）》和上述提到的《廣州話正音字
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照》為準。另外，本文所指的《字彙》，是指書的第二

10

丁國偉：〈1828 年至 1947 年中外粵語標音文獻反映的語音現象研究〉（香港：香港中國語言及
文學哲學博士論文，2007 年）
，頁 4-5。
11
以「1、2、3」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
「4、5、6」分別代表陽平、陽上、陽去；
「7、8、
9」分別陰入、中入、陽入。詳情請參見詹伯慧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
照》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頁 11。

8

部分「漢英對譯」。

9

第二章、馬禮遜《通用漢言之法》及《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音韻系統

第一節、《通用漢語之法》

《通用》是馬禮遜第一本研究中國語言的論著，可以說是當時外國人的一
本教科書。在《通用》發行之前，馬禮遜作為傳教士和牧師，已經出版多本中
文著作，例如《使徒行傳》、《路加福音》和他的宗教短論《神道論贖救世總說

真本》等，12可見馬禮遜的卓越翻譯能力和對粵語的深入了解。從曾經翻譯《大
清律例》的喬治．士丹頓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評價當中，可以
知《通用》的價值和當時學習中國語言的阻礙。13全書介紹當時漢語語法特點，
利用不同詞彙來區別漢語及英語，由各字用法至中國古典詩詞亦有所提及。其
中，於書開首部分，馬禮遜寫出 338 個漢字及其解釋，作為介紹當時粵音的橋
樑。14由開首的「阿」字到結尾的「用」字，作者以三種發音來標示字音，然後
附有英文對應的詞語。示例如下：

Moo
Mu

Hwa
母

Mother.

Hoa

Moo

Fa

Go or wo

Kwei

Ngo

我

I.

Kuei

Go

12

花

A Flower.

規

A circle.

Kwei

參看王振華（2002）
，頁 64。

13

「在創意和寫作兩方面，這本書對學習中文的讀者來說都是極有價值的。學習者將不必再通
過福爾蒙特（Fourmont）、博耶（Boyer）和其他人卷帙浩繁的著作來學習。那些著作畢竟不准
確，有錯誤。」參看王振華（2002），頁 64。
14
張洪年（2021）指，
《通用》簡介粵音部分應有 339 字。唯經筆者查考及再度翻查文章之後，
因「當」一字不慎重複，故該部分應有 338 字。參見張洪年（2021），頁 29、51-56；及
Morrison, Robert.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漢言之法].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P.1 – 18.

10

至於「三種發音語言」是屬於哪三種，張洪年（2021）憑音字推斷出第三
項就是當時的粵音。15張的推論確是沒錯，因為馬禮遜其實早有說明。 16於是，
我們可以從馬禮遜的標音，大概掌握二百年前粵音的概況。聲調方面，由於馬
禮遜雖有提及「平、上、去、入」，唯及後的例表明顯沒有使用粵音為例字，如
「甘」在文獻中表為「kum」，但在聲調介紹部分則列「kān」音；「剛」表
「koang」，但同時亦列「kānɡ」;「家」為「ka」，但亦有「kiā」。但明顯
地，馬禮遜的聲調部分或實在未能反映當時的粵音聲調。

聲母方面，《通用》共列 17 個粵音聲母，連零聲母有 18 個，以下將列馬禮
遜的標音作參考：

p怕

m 馬f 法

t大

n拿

k家

g牙

l禮
h恨

ng 外
ch 茶

sh 曬

ts 猜

s傘

kw 寡
w壞

y夜

從《通用》之中，我們確實可以窺知十九世紀粵音的不同特點。首先，《通
用》之中沒有標示送氣與不送氣之別，例如「p」與「pʰ」、「t」與「tʰ」標為同

聲母，就如「怕」與「八」、「逃」及「丟」等。另外，「g」與「ng」的分類亦
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地方 — 在《通用》裏，歸類於「g-」的文字有「我」、
「額」、「偶」等；而「ng-」的則只有「外」一字。「外」中古音屬於疑字母，
今音為「ŋ-」；而由於「我」、「額」、「偶」等字中古音同屬疑字母，今亦音

15

參看張洪年（2021）
，頁 30。
“The pronunciation is thrice given; first the English, and second the Portuguese of the Mandarine
Tongue, and third the Canton dialect.“ 參看 Morrison（1815）
，頁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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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ŋ-」，「外」其實可以歸入「g-」。所以，《通用》的「ng-」及「g-」都同為舌
根塞音，實有待驗證。17

另外，「護」字中古屬匣字母，是雙唇帶音半元音，今音為「w-」。然而，
《通用》標其聲母為「f-」，是唇齒不帶音擦音。此有可能受地方方言所影響 —
按詹伯慧（2002）所示，中山方言和台山方言分別標今音為「huː 33 」和「fuː
31

」；18馬禮遜來華後本住澳門。所以，從地理位置上看，「護」可能有記下當時

澳門一帶粵語下的方言音。同樣的例字有「父」
，古屬奉字母，是唇齒不帶音擦
音。本標為「f-」，馬禮遜另表「h-」，並註為「澳門及鄰近地區之音」。19「犬」
字被記為「k-」聲。這本是溪母，今音為「h-」，而中山音為「k-」可見《通
用》有記錄當時粵語各地方音的確據。

同時，《通用》的最大特色是「齒音二分」，即把齒音分為「 ch/sh」和
「ts/s」兩類。就以上表中的「茶」、「猜」、「曬」和「傘」為例。「茶」中古為
澄母，而「猜」乃清母，均是舌葉不帶音送氣塞擦音，今音應屬於「tʃʰ-」
聲，故「ch」與「ts」於今音為同音，但二百年前就分為二音；「曬」是生母，
「傘」為心母，同是舌葉不帶音擦音，今音亦同為「ʃ -」聲，故「sh」和
「s」到今音則合二為一。此為當時粵語的一大特色。又如「銷少」、「書數」及
「新順」等，皆可為證。20

韻母方面，《通用》總共有 57 個粵音韻母。如以元音作區分，元音「a」下
共有 18 個韻母；元音「e」、元音「o」及元音「u」都分別有 12 個韻母；而元音

「i」有 3 個。礙於文數所限，實未能盡錄，以下只作簡單介紹。21

先從元音「a」說起。在馬禮遜的標音系統裏，可見他熟悉粵音，例如

17

在《通用》之中，有標「翁」字為「Gung」
，可能是手民之誤，或是有其他方言影響，待考。
亦請參看張洪年（2021）
，頁 32。
18
這裏是借「護」的同音字「戶」一項作比較。參看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 An Outline
of Yee Dialects in Guangdong》（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10。
19
“Hoo is the pronunciation of Macao and its neighbourhood.” 參看 Morrison（1815）
，頁 6。
20
參看 Morrison（1815），頁 13 - 15。
21
請參看張洪年（2021），頁 33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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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ǎ」相信就是今天的長短音「a」和「ɐ」。有很多字是以「a」韻腹
或主要元音作為韻母，例如「亞 a」「怕 pa」、「牙 Ga」、「拿 Na」等，可見其於
粵音系統中的重要性。至於「ǎ」，在字表之中就似乎不是一個獨立韻母，古今
大致一樣，如「真 chǎn」及「謀 Mǎou」等字，並未有任何只記「ǎ」音的
字。

之後是元音「e」。在這大類別之中，可留意「ei」及「een」韻。標為「ei」

韻的字有「肥 Fei」
、
「規 Kwei」
、
「禮 Lei」
、
「迷 Mei」及「細 Sei」等。上述例字
只有「肥」與今音相同，發「-ei」音；「規」、「禮」、「迷」及「細」應發「ɐi」音，惟馬禮遜同標「-ei」音。字表中「迷」與「味」皆標「Mei」，即是同
聲同韻，惟今音中韻母全異。「迷」中古音為韻韻蟹攝，而「味」為未韻止攝，
來源實不相同，故發音應早有差別。22至於「een」，有「然 een」、「天 teen」及
「前 tseen」等，今音為「-iːn」。唯「閒」字亦表「heen」，今音為「haːn」，確
有很大分別；而 1828 年的《字彙》中，則變為「han」。這未知是否錯誤，或者
是粵音轉變。

包含元音「i」之中，可留意「-ing」及「-ik」。首先，發「-ing」音的是
「淨 Tsing」、「升 Shing」、「明 Ming」及「影 Ying」等。除「影」及「仍」外，
今音都應發「iŋ」韻。亦有「硬」字被標為「-ing」音，今讀「ŋaːŋ」。如細
查各粵語地區的今音，都沒有發「ing」韻。 23筆者認為，這有可能是錯誤標記
當時官話音所致。而「五」標為「ing」音。這有可能是因為本是標「ng」音，
下節將詳論此說。其次，「-ik」的字有「則 Tsik」、「塞 Sik」、「力 Lik」及「直

Chik」等。「力」及「直」乃三等字，今讀「-ɪk̚」；「塞」及「則」本屬一等
字，今音應為「-ɐk̚」。這未知馬禮遜是否受地方方言影響，導致與今音有
異。例如「力」屬三等字，不管是廣州、中山或香港，今皆為同音，與張洪年
（2021）看法不同，指「力」一字於廣州話和中山話分為二讀。24

22

參看張洪年（2021）
，頁 39。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376。
24
詹伯慧（2002）於《廣東粵方言概要》提出，
「力」於中山話及廣州話相同音，都是「lek」
。
而張洪年（2021）指，今廣州話的「力」標為「- ɪk̚」，而中山話應是「-ɐk̚」
。參看詹伯慧
（2002）
，頁 374；以及張洪年，頁 4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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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音「o」的類別裏，可以留意「ow」、「ok」及「oo」三韻。首先是
「ow」韻。字表中記韻有「愁 Sow」、「偶 Gow」、「好 How」及「毛 Mow」等。
「好」及「毛」本屬效攝，今音為「-ou」。而「愁」、「偶」等字，古屬流攝，
故今音應為「-ɐu」。這兩類字被馬禮遜編為同一韻字，可以考慮為反映粵音的
轉變，又或者是錯編的字類。接著是「ok」韻。記「-ok」的有「欲 Yok」、「若
Yok」、「作 Tsok」、「讀 Tok」、「諾 Nok」及「佛 Fok」等。「欲」與「若」的同
音，或反映粵音之轉變 — 「欲」為通攝三等字，與「讀」一樣，今應讀「- ʊk

̚」；「若」是宕攝三等字，今音為「-œːk̚」。另有「作」、「諾」二字為宕攝一等
字，今音為「-ɔːk̚」。「ok」韻於今音分為三韻，在當時語境之中也許容易了
解，尤其是馬禮遜作為外國人，未知是否難以分辨三音之別，或者是當時粵音
果有此別。而其中通攝及宕攝的入聲字的混合，可參考張洪年（2021）的文
章。25最後是「oo」韻。記有「父 Foo / Hoo」、「護 Foo」、「古 Koo」、「路 Loo」、
「書 Shoo」及「阻 Tsoo」等。這個韻母更可分與今音之四韻對應，除「母
Moo」為流攝外，皆為遇攝字 — 「護」與「古」和「父」今音為「uː」；「路」
則為「ou」；「阻」為「ɔː」；「書」為「yː」。可以特別留意「書」字，在字表
中另有表音「Shu」。「oo」和「u」之發音，正是代表粵音流變的最大特色之
一。從不同字音之中，可以看見「oo」及「u」的新舊交替。26

在元音「u」裏，可以注意「-un」及「-uy」。記「un」韻的有「頓 Tun」、
「踆 Tsun」、「親 Tsun」
、「輪 Lun」及「分 Fun」等。「頓」、「踆」、「輪」三字今
音為「-ɵn」；「親」及「分」今音為「-aːn」。還有「尊」字標為「Tsun」，今音
應為「-yːn」。故一韻三分的情況或是很常見，詳見後文。記「-uy」的有「吹

Chuy」
、
「內 Nuy」二字。
「吹」為止攝三等字，今音應讀「- ɵy」
；
「內」為蟹攝
字，今音為「-ɔːi」。上述二字音之不同，或可參考粵語區的方言 — 「吹」今
音主要分為廣州、順德及中山等地的「tsʼœy」與東莞和台山等地的「tsʼui」二
音；「內」則為廣州、中山的「nɔi」和東莞的「nui」。 27 因此，筆者認為，

25

張洪年（2021）指出，在 1828 年的《字彙》之中的「ong」韻，亦有通攝與宕攝混合之處。參
看張洪年（2021）
，頁 43。
26
亦可參看張洪年（2021）
，頁 43 – 44。
27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3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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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及「內」或是受地方方音影響，又或是古今音反映各地方音的差異。這
點待考。

《通用》有 51 個韻母，亦有 46 個、47 個韻母之說。28單憑《通用》所標示
338 個漢字粵音，已經可以一窺當時粵音的概況。通過跟今音的比對，還可以得
知粵音演變的過程。

第二節、
《廣東省土話字彙》

1828 年，馬禮遜出版《字彙》，這是第一本鑽研當時廣州地方語言之字典。
縱使有《通用》為前鑒，但為了促進歐洲人與中國人溝通，故有《字彙》的編
纂出版。29《字彙》共分三大部分 — 「英中詞字彙對譯」、「中英詞字彙對譯」
及「中文成語及諺語」部分。由於前人已對第一部分作詳細解釋，故本部分將
針對第二部分的內容作分析。

《字彙》的第二部分共有 1,814 個中文詞語或字句，當中以「ch」聲母的部
分居多，共有 185 個示例或解釋字詞。本部分主要為中英對照的字詞或詞字
彙，並配以粵音標音，再加上英文解釋，形式與上文的《通用》相似。示例如
下：

Yǎt-pǎt-ma, 一匹馬 A house.
Ne-ko, 呢個 This, or here

Ha-moon, 廈門 Port of Amoy in Fokien Province.

聲母部分，《字彙》共記 16 個聲母，連零聲母則有 17 個。以下將按筆者統
計的結果作參考：

28

參看張洪年（2021）
，頁 48 – 49。
“This Vocabulary was undertaken , in the hope that the Language could be communicated to Europeans
with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 參看 Morrison（1828）
，沒有標明頁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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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霸

m 嗎f 花

t打

n拿

k家

g牙

ch 茶

sh 沙

ts 七

s嘥

l藍
h下

kw 掛
w話

y 喫（吃）

相比《通用》，《字彙》一書少掉一個聲母，就是「ng」。承上節所言，《通
用 》 記 為 「 ng 」 聲 母 只 有 一 字 — 「 外 Ngoe 」。「 外 」 於 《 字 彙 》 被 標 為
「Goy」，如「外國 Goy-kwŏk」。因此，馬禮遜曾對兩本著作中的粵音認知做過
修改。同時，《字彙》將「ng」併入「g」之中，或可見《字彙》的「g-」已可
讀為「ng-」，如「牙」、「銀」、「我」等字。就以「我」、「牙」、「銀」為例，全
三部分之中，皆標「我」字為「Go」；「牙」標為「Ga」；「銀」標為「Gǎn」，
可見三字為同音，亦可從「外」字標音轉變及今音推斷，三字或可讀「ng-」。

同樣地，馬禮遜於此書亦沒有分開標註送氣音及不送氣音。丁國偉
（2007）指出，馬禮遜認為區分二音是漢人「天生的發音技巧」，對於溝通與交
流方面沒有太多影響，故索性把二音以同一標音標示。 30例如「霸 pa」為幫母
字，今音為「p-」；「炮 Paou」為滂母字，今音為「pʰ-」；「菩 Pooy」為並母，中
古音為全濁次清送氣音，今音亦為「pʰ-」。又有「第 Tei」為定字母，全清不送
氣音，今音讀「t-」；「透 Tǎw」為透母，今音為「tʰ-」。情況與《通用》相同。

在《字彙》之中，齒音依舊二分 — 「ch-」與「ts-」;「sh-」與「s-」。例
如，「浙 Cheet」中古音為章母，今音讀「ts-」；「妾 Tseep」中古為清聲母，今音
應為「tʃʰ-」；「駛 Shei」中古為生母，今讀「s-」；「細 Sei」中古屬於心母，今
音同讀「s-」。由此可見，從《通用》到《字彙》，馬禮遜都錄記十九世紀初期
粵音中兩類齒音的特點。

30

參看丁國偉（2007）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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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文，在本書裏，「父」標音為「Foo」，沒有再標「h-」音，可見馬禮遜
沒有再標其中山方音，或是語音的轉變。而「護」被標為「oo」音，相比《通
用》，其聲母脫落，變為零聲母，大致相當於今音的「uː」。還有「犬」字，本
書標為「hune」音，不再記「k-」音。這可能是因為修正當時，或是確有音
變。31

整體而言，《字彙》的粵音聲母部分不但與《通用》大致相同，更讓我們更
了解十九世紀初期的粵語及粵音整體情況，如「齒音二分」、地方方言於粵音中
的影響及當時外國人對粵音的了解等等。

韻母方面，經整合之後，《字彙》共有 69 個韻母，相比今音的 53 個聲母為
多。然而，經筆者研究之後，不難察覺韻母多有重複。例如「-ai」及「-ae」—
「埋」一字為蟹攝皆韻開口二等字，於書中第一及第二部分分別被標為
「Mae」及「Mai」二音，本來有可能是同音的標註；「e」與「ee」本屬同韻，
如「衣、兒、二、奇、幾」等字；又有「ah」韻，其音實際與「-a」相同。因
此，經一番研究後，書中的韻母實際應有 53 個。與上節一樣，以下將分 a、e、
i、o、u 五大元音類為韻母部分作分析。

首先是元音「a」，佔五大元音類中最多，有 22 個韻母，可見其於粵音中之
重要性。在這一大類韻之中，可以留意「-aou」、「-ak」、「-ap」及「-at」四韻。
馬禮遜標音「-aou」的字有「罩 Chaou」、「掉 Chaou」、「敲 Haou」、「交 Kaou」、

「貓 Maou」
、
「包 Paou」及「炮 Paou」等。
「罩」為效攝效韻二等字，今音為「aːu」；「掉」一說篠小韻或嘯小韻四等字，今音多讀「-iːu」，亦有「-aːu」一記
— 按網上字庫解釋，「掉」應是「棹」之異寫，本是方言用字，有指「划船」
之意。32上述字的「-aou」音（即是「-ɑːu」音），於今音之中已變為「-aːu」
音，稍後第三章將會詳細論及。「ak」韻的則有「扼（鈪）Ak」、「隔 Kak /

31
32

參看張洪年（2021）
，頁 33。
〈漢語多功能字庫〉
，網址：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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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蔔 Pak」、「麥 Mak / Mǎk」和「吃 Yǎt」。「蔔」字為曾攝登韻一等
字，今音為「-aːk̚」；「扼」本字為「㧖」，於《廣韻》中，這是梗攝麥韻二等
字，今音亦為「aːk̚」音；33「隔」與「麥」於《字彙》中同被記「-ak」和「ǎk」，而二字皆是梗攝麥韻二等字，故今音亦是「aːk̚」音。而「吃」為全清
臻攝欣韻三等字，今音為「-aːk̚」。筆者認為，因馬禮遜記「Yǎt」，上字應該
是文白二讀的關係，故發白讀音「喫 jaːk̚3」。記「ap」韻的有「鴨 Ap」、「閘
Chap」、「插 Chap」、「夾 Kap」和「蠟 Lap」等。「鴨」與「閘」為咸攝銜韻二等

字；「插」與「夾」為咸攝咸韻二等字；「蠟」為咸攝談韻一等字，今音皆讀「aːp̚」。記「at」韻有「札 Chat」、「察 Chat」、「法 Fat / Fǎt」、「乜 Mat」、「物
Mat」和「八 Pat」等。「札」、「察」及「八」中古音是山攝山韻二等字（「札」
及「八」是全清音，「察」為次清音）；「法」中古音為全清咸攝凡韻二等字，今
音讀「-aːt̚」；「乜」中古音為次濁假攝麻韻三等字；「物」中古音為次濁臻攝文
韻三等字，今音讀「- ɐt̚」。

屬於元音「e」內的 15 個韻母之中，可留意「ee」、「een」、「ew」和「ze」
韻。記「-ee」有「疑 Ee」、「意 Ee」及「𢃇 Lee」等。「疑」中古音為次濁止攝
之韻三等字；「意」中古音則全清三等字，今音皆為「-iː」；「𢃇」則沒有收錄於
《廣韻》之中，但卻收錄於《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照》裏，
音「-i」； 34「意」及「疑」於《字典》中皆為「-i」音，故「𢃇」亦可標為「i
ː」音。35記「-een」的字有「然 Een」、「見 Keen」、「扇 Shen / Sheen」、「騙 Peen」
及「錢 Tseen」等。「然」為次濁山攝仙韻三等字；「見」為全清山攝先韻四等
字；「騙」原字為「騗」，是次清山攝線韻三等字；36「錢」為全濁山攝先韻三等

字，今音皆讀「-iːn」。
《字彙》中，只有「扇」一字記「-en」及「-een」。
「扇」
為全清山攝仙韻三等字。筆者認為，「-en」音即是「-ɪn」，並沒有出現於古今
粵音系統裏，同時亦有標「-een」，故「-en」應是為錯誤標音。記「ew」韻的字
有「招 Chew」、「驕 Kew」、「標 Pew」、「笑 Sew」及「要 Yew」等。「招」、

33

〈韻典網〉
，網址：https://ytenx.org/kyonh/dzih/23537/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照》
，頁 271。
35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照》
，頁 351、533。
36
〈韻典網〉
，網址：https://ytenx.org/kyonh/sieux/274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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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標」、「笑」及「要」皆為全清效攝宵韻三等字，今讀「 -iːu」。記
「ze」音有「四 Sze」、
「死 Sze」、「字 Tsze」及「廁 Tsze」等。「四」和「死」為
全清止攝脂韻三等字，今音讀「-ei」；「字」及「廁」分別為全濁和次清止攝之
韻三等字，今音讀「iː」。稍後將詳論「iː」及「-ei」之關係。

《字彙》之中，元音「i」裏只有 6 個韻母，可留意「ik」、「in」及「im」。
首先，記「ik」韻的字有「只 Chik」、「赤 Chik」、「溺 Nik」、「食 Shik」及「即

Tsik」等。「只」為全清止攝支韻三等字，今音讀「iː」— 按詹伯慧（2002）所
指，「只」在眾多粵語區中，都讀「tsi」，即是「tʃiː」，沒有記「-ɪk̚」，故未
知「只」音出自何處；37「赤」為次清梗攝清韻三等字，今讀「-ɪk̚」或「-ɛː
k̚」— 張洪年（2016）曾指出，十九世紀中期，赤壁的「赤」字本讀「-ɪk
̚」，可證馬禮遜「赤 Chik」之說。38「溺」為次濁梗攝青四等字；「食」為全濁
曾攝職韻三等字；「即」為全清曾攝職韻三等字，今讀「-ɪk̚」。記「in」音的
字有「身 Shin」、「神 Shin」和「認 Yin」。「身」和「神」分別為全清和全濁臻攝
真韻三等字，今讀「-aːn」。詹伯慧（2002）標示上述二字為「sɐn」或「sin」，
即是「ʃɐn」或「ʃiːn」，其中「ʃiːn」音是來自台山及開平地區。39因此，
「身」和「神」可證馬禮遜實是記錄當時的粵音方言。「認」為次濁臻攝真韻三
等字，今音讀「ɪŋ」 — 現今韶關話裏的「認」音為「jin」，即是「jiːn」，與
「認 Yin」相似；加上「認」與「身」和「神」同攝同韻，故「認」字應該都
是因為馬禮遜記下當時粵音方言而致。記「-im」的字有「唔 Im」一字。因為其
粵語口語字的地位，所以未能證明「唔」的音韻地位，今音為「m̩」 — 針對
其「i」介音的問題，丁國偉（2007）認為，「i」作為展唇音，不但音位最高，
而且有短音作用，故馬禮遜有可能以「i」作為發聲關鍵，使其「m」音可以發
音，接近粵音的「m̩」。40

37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323。
張洪年道：「⋯⋯赤壁的『赤』，我們的『tʃʰɛːk̚3 pɪk̚1』
，可早期那些年（都）唸『tʃʰɪk
̚ 3 pɪk̚1』— 我們小時候都唸『tʃʰɪk̚ 3 pɪk̚1』
，不唸『tʃʰɛːk̚3 pɪk̚1』
，所以這個
（就是）
『ɪk̚』跟『ɛːk̚』的分別。」節錄於張洪年（2016）
，〈張洪年教授主講：
「從一幅地
圖談起：如何認識十九世紀香港的語言」中大視野 香港中文大學〉
。網址：
https://youtu.be/hJTfxZb4284。
39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360。
40
馬禮遜於第一部分中標註：「i, As in Sit.」
。參見丁國偉（2007）
，頁 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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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o」下有 15 個韻母，可留意「ow」、「oy」及「oat」韻。「ow」韻下
記有「好 How」、「高 Kow」、「帽 Mow」、「到 Tow」和「做 Tsow」等字。「好」、
「高」、「到」和「做」為全清音；「帽」為次濁音，皆為效攝豪韻字，今音為
「-ou」。記為「oy」韻的字有「害 Hoy」、「該 Koy」、「臺 Toy」及「材 Tsoy」
等。「害」為全濁蟹攝泰韻一等字；「該」為全清字，而「臺」和「材」都是全
濁字，亦是蟹攝咍韻一等字，今音皆讀「-ɔːi」。「-oat」記有「割 Koat」一字。

「割」為全清山攝寒韻一等字，今音為「-ɔːt̚」
。

最後是元音「u」，有 11 個韻母，可注意「un」、「ut」及「uy」韻。記「un」的字有「人 Yun」、「燉 Tun」、「進 Tsun」和「鄰 Lun」等。「人」為全清臻
攝真韻三等字；「燉」為次清臻攝魂韻一等字，今音同為「-ɐn」。「進」為全清
音；「鄰」為次濁音，亦同為臻攝真韻三等字，今音為「-ɵn」。上述四字之
中，只有「鄰」字或可以追溯至斗門話的「lun」音，其他卻無法從粵語區域中
探索，或顯示「un」韻未必受方言影響。41記「ut」韻的有「律 Lut」、「奪 Tut」
和「說 Shut」等。「律」是次濁臻攝諄韻三等字，今音為「-ɵt̚」。「奪」為全濁
山攝桓韻一等字，今音讀「-yːt̚」；「說」為全清山攝仙韻三等字，今音同為「yːt̚」。最後，記「-uy」音的字有「虛 Huy」、「佢 Kuy」、「水 Shuy」、「嘴 Tsuy」
和「推 Tuy」等。除「佢」為粵語用字而沒法證明其音韻地位外，其他四字皆
可證明。「虛」為全清遇攝魚韻三等字；「水」全清止攝脂韻三等字；「嘴」本字
為「觜」，是全清止攝支韻三等字；42「推」為次清止攝脂韻三等字，今音皆為
「-ɵy」。另外，《字彙》還收一字 — 「獪 Hwuy」。「獪」為全清蟹攝泰韻一等

字，今音讀「-uːi」
。
「獪」音的配搭獨特，只有這一例，實在較難去考證其正確
性，如粵音系統中，從未出現「Hw」或「wuy」的音韻配搭。

41
42

參看詹伯慧主編（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359。
https://ytenx.org/kyonh/sieux/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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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總括而言，《通用》及《字彙》於十九世紀初期成書，雖然二書有很多缺漏
或錯標之處，甚至沒有任何關於粵音聲調變化的資料，唯馬禮遜紀錄《通用》
的 338 個字和《字彙》超過 5,000 多條字例，使二百年前的粵語世界顯然易見。
而且，雖說馬禮遜標示音韻資料有缺陷，但「錯有錯著」，記下當時粵地不同方
言，如《通用》中，「父 Foo / Hoo」、「護 Foo」、「吹 Chuy」和「內 Nuy」；《字

彙》中的「身 Shin」
、
「神 Shin」和「認 Yin」等字。聲母方面，
《通用》和《字
彙》的最大分別就是「ng」及「g」聲母之別 — 從「外」一字，不但可知馬禮
遜對粵音認知有其修改，更是使讀者可以了解當時粵音變化；「齒音二分」和不
標示送氣與不送氣之別等標記特色皆可於二書中顯示。韻母方面，撇除因字數
導致韻母數目有落差的因素，二書最大分別應是「ze」韻 — 《通用》沒有記錄
此韻，《字彙》則記下其韻，並從前人研究中，可知「ze」實為「ɿ」音，是一
個舌尖前元音，將「iː」韻母的發音位置拉前。 43 其餘韻母於二書中的變化不
定，如「ow」韻於《通用》裏發「-ou」和「-ɐu」，《字彙》卻得「-ou」一音；
「een」韻幾乎沒有變化，都發「-iːn」音；「-ik」韻中，《通用》包括今音的「ɪk̚」和「-ɐk̚」，《字彙》則包括今音的「-iː」和「-ɪk̚」，可見各韻母的變
化多端。

43

參看丁國偉（2007）
，頁 89、93。

21

第三章、二百年前與現今粵音之比較

第一節、聲母

在漢語發展的歷史洪流之中，二百年的時間不算長，但變化可以是翻天覆
地的。如粵語口語中的「嘵」，通常跟在動詞之後，代表已完成的意思 — 例如
「食嘵飯」，即是「已吃飯」；張洪年（2016）提到，由 1888 年至 1947 年，人們

由慣用「嘵」一字完全轉為慣用「咗」一字，就是「食咗飯」的「咗」— 六十
多年就有如此轉變，不難想像二百年的語言變化程度之大。44

承上章所言，筆者分析《通用》及《字彙》二書的音韻系統，發現當時粵
音有 17 個聲母（連零聲母在內）。下表將列出何文滙與朱國藩（1999）所編的
粵語聲母表（以國際音標標示）：45

p巴

pʰ 扒

m 媽f 花

t打

tʰ 他

n拿l啦

k家

kʰ 卡

h蝦

tʃ 渣
kʷ 瓜

tʃʰ 茶
kʷʰ 誇

ŋ牙
ʃ沙

j也

w蛙

不論是上表或按詹伯慧（2002）的說法，現今粵音共有 19 個聲母，加上零
聲母則有 20 個。46現就今粵音聲母與馬禮遜記錄當年發掘的粵音聲母作比較，

並加以分析。

44

張洪年道：「⋯⋯1888 年嘅書入面呢，就全部都係『嘵』，100%都係『嘵』
。到咗 1947 年代嗰本
書呢 — 就係趙元任先生嗰本書入面呢，100%都係『咗』
。所以由『嘵』過渡到『咗』呢，大概
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間呢六、七十年之間發生嘅。」節錄於張洪年
（2016）
，〈張洪年教授主講：
「語法講話：傳教士筆下的舊日粵語風貌」中大視野 香港中文大
學〉
。網址：https://youtu.be/9gl-yRTsrEs。
45
何文滙、朱國藩編：
《粵音正讀字彙【第四版】》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
，頁
1。
46
參見詹伯慧（2002）
《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話普通話讀音對照》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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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馬禮遜不標示送氣與不送氣音。按上表所示，「pʰ」、「tʰ」、「kʰ」、
「tʃʰ」和「kʷʰ」不在馬禮遜的聲母系統之中 ，一律以原聲母作準，即是
「p」、「t」、「k」、「tʃ」和「kʷ」。按王力（1985）之說，今音「p」為中古音幫
母、「pʰ」為滂母、「t」為端母、「tʰ」為透母、「k」為見母和「kʰ」為溪母等
等，皆是全清和次清之別。47這或可引用日常例子作證，如「胎」為透母字，音
為「tʰ-」— 如變為「t-」，則如圍頭話的「tɔːi」，即是「兒子」之意。因此，
馬禮遜此舉確可使外國人更易掌握粵音之餘，亦方便交流。現今粵音則於塞音

及塞擦音分送氣音與不送氣音，詳細可參照王力之說。48

兩本著作之中，「ŋ-」、「k-」、「kʰ -」及「kʷ -」四聲母的關係很值得注意。
先說「ŋ-」與「k-」。「ŋ-」中古音為疑母，「k-」中古音為見母。馬禮遜沒有
於書中標明「g-」的音位，因此我們只好靠其他資料作推敲 — 詹伯慧（2002）
指出，「我」字於台山話及開平話讀「 ŋɡɔ」；「牙」讀音為「ŋɡa」；「牛」讀
音為「ŋɡeu」或「 ŋɡau」。49從上述三例可見，馬禮遜或受當時地方人士語音
影響，將「ŋ-」標為「g-」；再加上馬禮遜著書的最大目的是便利交流，故可
能借「g-」來標「ŋ-」。因而，「k-」、「kʰ -」及「kʷ -」三音被馬禮遜歸入
「k-」音之中，例如「家」（「kaː」）、「茄」（「kʰɛː」）、「詭」（「kʷɐi」），甚至
還有「規」（「kʷʰ ɐi」）等一連串「kʷʰ -」。由此可見，馬禮遜認為的「k」音，
現今已細分為四音。

「齒音二分」的現象於十九世紀的粵音相當明顯，如「茶」一字應讀「ʈʂʰ
-」，今音為「tʃʰ-」；「斬」一字應讀「ʈʂ-」，今音為「tʃ」；「沙」應讀「ʂ」，

今讀「ʃ」。「ʈʂ、ʈʂʰ、ʂ」一組字為舌葉塞擦音，比較接近舌面音；而「tʃ、
tʃʰ、ʃ」為舌尖前塞擦音。50從兩本著作中可見，1815 年到 1828 年，「ʈʂ-」組
音受到「tʃ-」組音的混入，兩組塞擦音明顯有混合的情況， 51例如「即 Tsik」
與「織 Chik」、「清 Tsing」與「稱 Ching」和「雜 Tsap」與「閘 Chap」於現今同

47

王力：
《漢語語音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頁 8、459 – 460。
參看王力（ 1985 ）, 頁 459 - 460 。
49
參考詹伯慧（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頁 304、307、339。
50
參考丁國偉（2007）
，頁 27；以及詹伯慧（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8。
51
亦請參考丁國偉（2007）
，頁 19 – 22。
48

23

音；按筆者統計，從《通用》到《字彙》，「ch」（ʈʂ、ʈʂʰ）與「ts」（tʃ、
tʃʰ）的通用韻母由 10 個上升至 14 個；其中，「ts-」的通用韻母由 5 個大幅上
升至 14 個，可見「ts-」的韻母相容性提高，即是更多「ch」的韻母可以以
「ts-」表達。「sh」（ʂ）與「s」（ʃ）的通用韻母則由 10 個上升至 13 個；而
「s-」的通用韻母數量亦由 10 個上升至 13 個。因此，上述的結果可見，「tʃ、
tʃʰ、ʃ」組字正增加與各韻母的相容性，是以證明這論點。所以，因應趨
勢，時至今日，粵音中只剩「tʃ、tʃʰ、ʃ」這組齒音。

第二節、韻母

從王力（1985）到詹伯慧（2002）短短十多年，粵音韻母就由 49 個增至 53
個。52然而，丁國偉（2007）曾言，縱使是細小差距，馬禮遜亦會就此標為另一
音，可見馬禮遜研究粵音的認真態度，但卻容易使讀者混淆，亦會容易出錯。 53
所以，在後人研究馬禮遜眼中的粵音系統時，遇上不少困難，例如校對、統計
及文獻整理等。經筆者研究後，馬禮遜《字彙》的粵音系統裏，可以肯定的有
52 個韻母。以下將按陰聲韻、陽聲韻及入聲韻作分類：

「陰聲韻」：
「aː」、「aːi」、「aːu」、「ɐi」、「ɐu」、「ɛː」、「ɿ」、「iː」、「iːu」、「ɔː」、「ɔː
i」、「ou」、「ɵy」、「uː」、「uːi」

「陽聲韻」：

「aːm」、「aːn」、「aːŋ」、 「ɐm」、「ɐn」、「ɐŋ」、「ɛːn」、「ɛːŋ」、「iː
m」、「iːn」、「ɔːn」、「ɔːŋ」、「ong」、「ɵn」、「œːŋ」、「uːn」、「yːn」、「m
̩」、「ŋ」

「入聲韻」：

52
53

參看王力（1985）
，頁 464；參看詹伯慧（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
，頁 8 - 9。
參看丁國偉（2007）
，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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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ːp̚」、「aːt̚」、「aːk̚」、 「ɐp̚」、「ɐt̚」、「ɐk̚」、「ɛːk̚」、「ek」、「iːp
̚」、「iːt̚」、「ɔːt̚」、「ɔːk̚」、「ok」、「ɵt̚」、「œːk̚」、「uːt̚」、「yːt̚」

在芸芸韻母之中，尤見「-ɿ」最為特別。「-ɿ」是舌尖前不圓唇元音，不但
沒有收錄於國際音標裏，而且現今粵音系統裏已不存在此韻。它所配對的韻母
為「-ze」。「-ɿ」相比「i」元音，位置更前，故所有配字皆是搭配「tʃ、tʃʰ、
ʃ」聲母。54筆者認為，由於上節中的「ʈʂ、ʈʂʰ、ʂ」在粵音中已不存在，現今

只剩下一組塞擦音，其元音舌位便會向後移，補償已缺失的舌葉音，故「-ɿ」
亦逐漸往後移，其音亦逐漸變成「i」元音。丁國偉（2007）有就其說明。王力
（1985）亦提及，「tɕ、tɕh、ɕ」為舌面前塞擦音及擦音，由南北朝起就從照系
字的「t、th、d」演化出來，及後經歷重重演變，變成精系齊攝及見系齊攝字的
音標。55筆者相信，演變過程必定有音位互補的情況，就如「ʈʂ、ʈʂʰ、ʂ」消失
所致的現象一樣。

從《通用》及《字彙》之中，可以得知不同韻母元音舌位都有所變化或正
在變化。例如，「-aou」韻字今音都已變成「aːu」韻，如「絞」為「-aou」音，
中古音屬效攝二等字，今音已是「-aːu」音，可見「ɑ」演化至「a」；「笑」於
「-ew」之中，中古音是全清效攝宵韻三等字，今讀「-iːu」，可見「e」至「i」
的變化；「鴨」一字由於十九世紀初期至現今都為「-aːp̚」，故咸攝銜韻二等字
的元音「a」變化不大，較為穩定。

上表之中，可以留意「ek」韻 — 詹伯慧（2002）提到，「-ek」中的「e」實
際讀「iː」；而且，粵音的「e」和「iː」的音位並不對立，故應合併為一個音
位。 56 因此，上述的「-ek」亦可標示為「-ɪk̚」。馬禮遜同時標示「ong」及
「ok」韻，如「各 Kok」和「講 Kong」 — 「各」中古音為全清宕攝唐韻一等
字，今音讀「-ɔːk̚」；「講」中古音為全清江攝江韻二等字，今音為「-ɔː
ŋ」。於現今粵音之中，元音「ɔ」的開口程度比「o」大，故今音只有「ɔːk
54

參看丁國偉（2007）
，頁 89 – 90。
參看王力（1985）
，頁 605 – 606。
56
參看詹伯慧（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頁 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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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ɔːŋ」二韻。這有可能是馬禮遜標記錯誤，又或是混入不同粵語地區
的語音。

第三節、小結

總括而言，從聲母及韻母部分來看，二百年前與現今粵音的分別看似不
大，但兩者之間的差別仍是可作比較，如「齒音二合為一」、「ŋ 聲母混入 g 聲

母」、「k 聲母今分四韻」及元音舌位變化的現象等。相比今人研究，由於馬禮
遜的粵音字表十分複雜，對於研究早期粵音的人士而言，整理分析這些資料未
免費時，但亦要小心求證，使二百年前的粵音面貌愈形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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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

本論文集中研究馬禮遜《通用漢言之法》及《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音韻系
統，並探討二書的相異之處，再就此與現今粵音作比較。

《通用》記錄馬禮遜 1815 年研究粵音的重要成果，透過開首 338 個漢字，
可以大概了解當時的粵語世界 — 共有 18 個聲母及 51 個韻母。從《通用》之

中，我們可以得知十九世紀初期的粵音特點，包括「齒音二分」
、粵語地區方言
的滲透及舌根鼻音的標示等等。進一步研究，可以得知《通用》標音方法似有
缺陷，使讀者或要小心求證。《字彙》的出版，印證 1828 年的馬禮遜改變了對
粵音的想像。全書記錄超過 4,000 條示例，使讀者可以從 17 個聲母與 52 個韻母
之中，知悉二百年前的粵音情況 — 與《通用》相同，有「齒音二分」、粵方言
的變化及聲母標示問題等現象，更有韻母重複標示和「ɿ」元音的影響等，都使
我們更了解當時馬禮遜口中的粵方言。

正所謂「地有南北，時有古今」，語言會按着時間推移及地理環境而有所變
化。短短二百年，雖然粵音的拼圖大致相同，但亦有明顯的改變 — 「ʈʂ、ʈʂ
ʰ、ʂ」組音的消失就是很好的例子。粵音及粵語的改變並不會停止，而且速度
會隨着各種因素的附和而改變。因為傳教工作的逼切，促使馬禮遜對粵音在很
短的時間就有相當深入的認知 — 這也許是一個契機，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下的香
港粵語和粵音，以及如何面對自己母語的各種變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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